
即可兴旺昌盛即可兴旺昌盛即可兴旺昌盛即可兴旺昌盛，，，，何求残喘幸存何求残喘幸存何求残喘幸存何求残喘幸存    

    

当教会差遣他们自已的同工到其它国家时，他们心理需要抱持的是对这些工人有长远的

计划。在此篇故事中，一对中国夫妻分享他们在第一任期服待时，在宣教地区所面临的

危险。当他们试着和教会沟通他们心理、生理和灵里等方面所受到的创伤时，他们感受

到无比的挫败。他们的教会不但小看他们所遭受到的折磨，也没有提供爱的关怀及支持。

经过几次试图使教会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这对夫妇最后为他们和小孩子的安全着想，

不得已只好离开宣教地区。 

    

这个见证要追溯到我作为新加坡华人宣教士和家人一同去哈萨克斯坦之前、其间

和之后的经历。由于性别歧视、缺乏充分准备、个人的困惑以及一次突如其来的

危难，我一直在自我保存和信靠神之间苦苦地挣扎。感谢神的恩典，我现在不仅

得以幸存，更是在祂里面兴盛。透过这次经历，神让我认识到宣教士关顾事工的

重要性，我在下面的见证中也谈到一些我们学到的经验。 

  

出征之前的幸存出征之前的幸存出征之前的幸存出征之前的幸存    

1994年至 1998年是我人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丈夫、两个孩子和我在对未

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兴高采烈地憧憬着前往哈萨克斯坦的宣教旅程。我们把自己

视为帮助教会扩展其宣教异象并鼓励更多的宣教士投身于宣教事工的一对器皿

（太 28：19－20，9：37－38）。但是在出发之前，有两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不安。

我担心我们准备得不够充分，因为之前我们仅仅与一对宣教士夫妇就宣教禾场的

生活进行了一次谈话，另外听了一堂有关适应环境的讲座，这就是我们为完成这

次使命而接受的全部训练。当我向教会带领人表达这种担忧时，他们回答说我们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此外让我不安的另一点是，我们所在教会的领袖们认为作妻子的不够资格参与宣

教事工。他们甚至认为为妻的姊妹们不可能蒙召去参与禾场事奉，她们只应该好

好照料家庭，好让自己的丈夫尽可能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专心投入服事。我并

不赞同这种观点，而认为女性也能参与宣教，但是我不想给大家添乱，同时也觉



得自己应该顺服，所以就没有对此深究。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仍坚信，在宣

教的禾场上，神对我有一份托付。 

  

宣教期间的幸存宣教期间的幸存宣教期间的幸存宣教期间的幸存    

来到哈萨克斯坦，我发现那里的妇女们被视为二等公民，她们的想法也得不到什

么重视，这一点再一次动摇了我相信神对我有宣教托付的信念。我们团队所确定

的禾场事工异象和方向中也没有充分体现出女宣教士们的作用，而这正是我认为

自己能够参与的工作。我的事工主要局限于儿童工作，与成年人合作的机会非常

少，因为教会认为我缺乏细胞小组事工的训练。我在神学院的两年学习以及作为

牧师妻子和学校教师的经验要么被看作是无用的，要么得不到承认。到那时我常

常困惑不解：“我是否在浪费生命？”不幸的是，缺乏安全感的我没有与团队中

的任何人吐露心思，当教会牧师来访时我也只字未提。他们看起来都在为完成自

己的使命忙碌奔波，我怕他们批评我阻碍神的工作。 

 

与此同时，丈夫和我与教会领导层的关系也在恶化，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宣

教异象和策略。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我们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有时我

甚至怀疑他们在以我们为代价玩游戏。后来教会几位牧师到哈萨克斯坦看望我

们，经过一次令我们耗尽心神的会面，我们的冲突也被激化到极点。那晚我们俩

垂头丧气地上了床，却不知第二天一早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们。 

 

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在丈夫开门准备送儿子上学时闯进屋。他们对我先生一阵暴

打，致使他后来在医院里躺了一周之久。其中一名歹徒几次挥刀逼我，三次都差

点儿把我勒死。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威胁要带走我们五岁的女儿。丈夫和我在绝

望之中呼求上帝（诗 91）。感谢神，他们后来心软了，我们大大松了口气。劫案

之后我好几天都恍惚不清，幸好其它几位队员帮忙照料我们，陪我到医院探望我

先生，替我们做饭，而且一名当社工的队员还帮助我们作了汇报，整理了案情始

末。 

 



由于坚信新加坡的母会也会支持我们，丈夫和我就申请回国休息恢复一段时间。

没想到的是，教会的领袖们并不同意我们的决定，并且竭力劝我们放弃这个打算。

他们甚至派了一名顾问专程来说服我们打消回国的念头。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我

们留在哈萨克斯坦来处理创伤的余波会恢复得更快。他们却不明白，我们所需要

的不仅是治愈劫案后的创伤，还有和他们的关系。在重重矛盾之下，我们经过深

思熟虑和许多的祷告，最后仍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的幸存回国后的幸存回国后的幸存回国后的幸存    

回国后，我们发觉教会已经改变，而我们在离开的这几年中也有了改变。尽管丈

夫和我接受了分述劫案始末的汇报和危机辅导，我们还是感觉特别孤单。周围的

每个人似乎都忙忙碌碌。我们努力尝试去与教会带领人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

我们越是努力，就越感到愤怒。经过屡次的徒劳后，我先生辞去了教会中的职务。 

 

就我而言，原本以为回到学校任教会有助于我重新适应新加坡的生活。但当我试

图向学校的上级解释自己在离开五年半后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教学系统时，她没

有丝毫同情。她拿自己与我相比，说她在纽约生活两年后仍然能跟上新加坡的教

育体制，却全然不知生活在一个有时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没有保障的欠发达国家

是什么样子的。两个月以后，我辞了职。 

 

到此时，我已经完全崩溃。我向神发怒，抱怨他在我将自己全部的生命交托给祂

之后让这一切的事临到我。我问神，“主啊，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你

却离弃我？”而祂唯一的答复就是沉默。虽然我陷入重重迷茫和伤痛中，我还是

紧紧抓住神，因为祂过去没有让我失望过。 

 

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力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半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能反复地述说一点，

就是神永不会失败！神让我经历破碎，为的是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种种内心的医

治。祂为我和我丈夫预备了一名真挚的好友，在我们最痛苦的那段时期他劝慰并



帮助了我们。这位朋友鼓励我们要相信神所赐的直觉，回应并遵行神对我们的呼

召。神也把我们带入新的成长环境，喂养并重建我们的生命。我丈夫对他现在的

事工非常满意，我的孩子也健康成长。我自己则有机会继续我的学业，去年毕了

业。在学习期间，神渐渐向我显明祂让我经历所有那些幽谷的用意和计划。我至

今还记得，在写一篇论文的过程中，神清楚明白地告诉我说，我以为已经破灭的

宣教的梦想事实上才刚刚开始。祂允许我有这些经历，这样我才能与日后需要我

帮助的宣教士们有真正的认同。像约伯那样，我经历了神所许可的试炼， 就如

同银子被熬炼过，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伯 23：10） 

 

总结教训总结教训总结教训总结教训，，，，走向兴盛走向兴盛走向兴盛走向兴盛    

神给了我许多有关宣教士关顾的教训。我意识到宣教士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他

们奔赴宣教使命之前、之间和之后都需要家庭、教会和朋友们的支持（林前 16：

15－18；林后 8：11；腓 1：3－5，7，4：15－16）。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不是一

劳永逸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不能在打发他们走后就将其抛至脑后，直到他们回来

时才想起他们；相反，我们应该不断地在灵命上、情感上和经济上支持他们。在

宣教士出发之前，教会可以帮助他们筹措资金、请人代祷；在他们宣教期间，教

会有必要派出牧养小组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回来以后，教会可以安排细胞小组“收

纳”这些宣教士，以帮助他们解决物质上的需要、与他们共同祷告并且做他们的

倾听者。 

 

我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充分做好出发和归国前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

们就会如同一个不算计花费就盖楼的愚人（路 14：28－30）。事后我认识到，我

那时本应该为适应国外的生活接受一些更周全的训练装备，然后再奔赴禾场。这

种装备应该包含了解跨文化生活的原则和学习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当时由于是

在特殊情况下回新加坡的，所以没有为返乡后的重新适应作充分的准备。理想的

状况下，宣教士回国前应该提前半年就开始为自己和孩子们做准备，其中一个办

法就是谈论国内的时事、文化、流行时尚和教育体制进等。他们也需要留出时间



来与他们客居之乡的朋友们以及他们所喜爱的一些地方告别。此处的善终能为他

们回国后有个良好的开端作准备。 

 

此外，我还认识到，关心孩子们的需求非常重要（弗 6：4）。由于我们在宣教禾

场四处奔波，我儿子二年级的大部分功课被耽搁了。他后来向我和我丈夫承认，

在那段时间他常有被忽视的感觉。女儿在劫案发生时经历了极大的恐惧，害怕万

一妈妈死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我们还必须帮助她脱离这种恐惧。现在丈

夫和我正在学习和孩子们多相处、多交流，以便更敏锐地体察他们的需要。 

 

然而我得到的最宝贵的教训是我与神的关系是首要的（诗 18：1，2；约 15：5）。

我明白我那时太依赖人的带领和他们的意见。虽然我应该尊重教会的领导并坦诚

地对待他们的劝告，但是神才是我最终应当依赖和信靠的。只有当我完全在祂里

面时，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并明白神的呼召。 

    

不可削足适履不可削足适履不可削足适履不可削足适履    

神的心意是要让千百万迷失的人听到福音（启 7：9），但是神也关心那些在禾场

上辛勤耕耘的宣教士们（罗 10：15）。中国有句俗话，不可“削足适履”，也就

是不可因小失大。同样，我们不能为了向失丧的人传福音而忽视了对宣教士的关

顾。让我们来帮助宣教士们，使他们不仅仅幸于存活，我们更要坚固他们的手，

使他们全然兴盛。这样，我们就能共同收割那已经成熟发白的庄稼。 

 

 


